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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联顺

从县城沿音坑下淤继续往前，便来到了儒山
村，“儒山”因何得名来不及细考，但听上去让人
自然联想到关于“儒”字的一群雅词。临近年关，
家家户户的门口或空地上停满了小车，具有农村
特色的小洋楼布置一新，张灯结彩，喜迎春节。

驱车沿一条水泥村道往山坞里继续前行，
路面不宽但较平整，弯弯曲曲，高低错落，曲径
通幽。田畈变窄，山势渐高，林木葱茂，如入崇
山峻岭。约莫行至一刻钟，一棵高大的枫香树
立在村口坡道旁，“读经源”自然村便到了。停
车坐爱，慕名而来，便迫不及待沿一条较宽的鹅
卵石路行至枫香树前，树上的铭牌显示已经
420岁高龄，仍坚毅挺拔、优雅从容，粗壮的曲
枝像张开的双臂，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个村庄是全县唯一没有现代洋房的传统
村落，坐拥群山环抱，独享茂林修竹。依山而建
逐坡向上，第一排是青瓦红墙土木结构的农居
房，俗称“红土房”。这种建筑方式大约是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产物，八十年代后期改为砖混
结构，已成历史遗留。顺斜坡往上第二排，其中
有两幢是用青石片砌成的墙体，青石凹凸不平，
形状不一，但搭配有序，由人字型组合，层次分
明，看去颇有艺术感。第二排与第三排之间较
宽敞些的地方，便是村中心，一幢石砌房是原村
委会所在地，门口墙上有一块醒目的木质牌子，
上面赫然写着“中国传统村落”六个大字，下面
的儒山村读经源村几个字略小点，是2019年由
国家住建部颁发。读经源村原来是行政村，后
来合并为儒山村。全村大约有四十户人家，四
十多幢房子，除了几幢石砌房以外，均为红土
房。当年建造时就地取材，把山上的黄泥巴渗
水拌匀，倒入特制的夯土箱中用木锤锤实即可，
待墙体干燥就有很好的粘性，坚固结实。有一
种说法“只有千年的土墙，没有千年的砖墙”，说
明土墙的坚固要优于其他。这种墙体比一般的
混砖墙厚度增加一倍左右，而且保温效果好，冬
暖夏凉。

红土墙历经五六十年的风雨侵浊，不但没
褪色，反而由黄转橙，越来越艳丽，若从远处拍
照，这些橙红色便是蓝天青山之间点缀的亮
色。在村右侧，有幢己塌的房子，只剩不足一米
的青砖残墙，看上去有年代感。村中所有房子
顺着山势由低至高不规则排列，错错落落，鲜有
几幢合排，多数一户一位、朝向不一。村中还有
一棵 820年的古樟，古樟四周用圆石砌成圆圈
形，里面种了整齐的小草，树干多人合抱不住，
树冠参天，为传统村落增添了美感，成了拍摄画
面中的完美植景。

山与村落的和谐，自然淳朴。片片红墙像书
画中的红章和闲印，在落款和补白处鲜艳醒目。
具备江南特色的建筑，印着那个时代的记号，像
这样保存完好，数量之多的村落已经少见。

由于保护的原因，整个村庄有半数以上已
经外迁空置，只有一些老人还留居在此生活。
走进农家和一位老伯聊了起来，他今年已经八
十多了，子女很优秀，都在县城和省城定居，他
自己身体还好，平时还干点农活。我问他，为什
么不随子女住到城里？他说祖辈都住这里，习
惯了这里的空气和山水，说话时眉宇眼神间洋
溢着满满的幸福感。

出村，下山，回眸……红墙与青山互映的那
种美，使我忽然再次想起“读经源＂这个优雅古
拙、禅意浓郁的村名。曾有人追溯其出处，古时
确有高僧在此打坐咏经而成名，具体是何种经
文无从考证。时过境迁，新时代已经崛起，那就
从老伯满脸喜悦的幸福指数中，且称它为“致富
经”“幸福经”。

以前，因为贫
穷闭塞，区域之间
交流少，牛郎织女

也不多，普通话使用的频率不
高，人们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
需求不强烈。如今，随着普通
话的推广和普及，“受益”人群
已经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了。

如今，当听到讲了大半辈
子华埠话的大伯大妈、爷爷奶

奶们用蹩脚的普通话跟孙辈交
流时，我总觉得就像隔着一层
玻璃，彼此看起来很近，却仿佛
隔着千山万水，如同两张飘落
的树叶，虽然来自同一个地方，
却不知道是不是同根生。

如今的华埠话，犹如昨日
黄花，正在逐渐凋零。原因很
简单，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或是
异地联姻。即使华埠话还有一

定的市场，基本上都是以像我
这样上了年纪的老华埠人为
主，年轻的人则开始习惯使用
普通话。比如“扁食、夺悬、欠
窗、钢勾、得伟、马德克等等”，
现在都改叫“馄饨、突然、窗门、
蜻蜓、故意、摩托车”。

这些年，我似乎看到那亲切
的华埠话正在握手告别，同时告
别的还有那些传承了几千年的
祖辈们早作夜息、薪火相传的风
俗人情，还有那些传统小吃、民
俗民风等乡土文化，还有人们诙
谐幽默、苦中作乐的积极向上精
神以及邻里之间、亲朋好友相互
帮衬的传统美德。

司空见惯的东西，反而最
容易被人视而不见。当有朝一
日静下心来细心琢磨每天说过
的话时，才发现家乡话不仅仅
是一种语言，更是千百年来祖
上遗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
富……

浅话华埠话 传统村落读经源村

汪祖军

华埠人讲话，基本上语速都比较快，跟大队会计拨算盘一样，
噼里啪啦直来直去，比如我。好比乡下的土狗，精骨痨瘦却不失勇
武。

华埠人讲话，似乎包含华埠人的性格和情感。节奏强劲时，如
连日暴雨后那浪花飞溅的山洪声；节奏舒缓时，如盛夏午后悠闲散
步的过堂风。

华埠人的勤劳、善良、坦诚，使华埠话具有明显的朴实性、直爽
性和趣味性。一些特定情形的形容和描述，用华埠话讲起来那是
相当的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有的以人说理，有的以物喻情，既
简明通俗，又有浓郁的地方色彩。

一一
“某某，你与赞

（现在）怎么会蒋
（这样）滚壮的啊”；

“你再蒋（这样）死不烂像，我都
懒得什（理）你了”；“昨晚看得
那部电影危险危险（非常非常）
赞”“你这个银（人）切（喝）酒怎
么跟妇女一样滴”。这些话虽
然粗俗但是形象，就好比吃羊
肉必有膻味，吃鱼就必带腥气。

你与某人讲有个美女很漂
亮，哪怕漂亮得倾城倾国，他或
许无动于衷，因为这是抽象表
达；如果你马上拉这个美女深
情款款地向他走去，他僵硬的
脸肯定会生动起来，这就是形

象的魅力。
华埠话,只要你仔细观察

认真听，就会发现，有一个非常
显著的特点，喜欢加前缀和后
缀，来强调语意。华埠话讲

“冷”不用“冷”，是用“冰吧冷”，
多了“冰吧”两个字，加深了冷
的程度；讲开水很“烫”不用

“烫”，是用“博勒滚”，“博勒滚”
这一拟声词让人马上联想到水
烧开后沸腾的情景；讲“湿”不
用“湿”，是用“偷巴歇”；讲“黑”
不用“黑”，是用“漆吧乌”；讲

“大”不用“大”，是用“满大过”；
讲“白”不用“白”，是用“雪白”；
讲“陡”不用“陡”，是用“笔

许”……
形象生动，一针见血，一些

话听后能让人不得不佩服先人
们的“智慧”。说某人靠不住，
或不堪委以重任，会说“叫他做
事，托鬼医病”；说某件事情没
什么可商量的，会说“三两棉
花，步不得弹（不用谈）”；说某
人不可理喻很难打交道，会说

“跟他谈天，勒色（垃圾）桶里切
（抽）香烟、尿壶里打电话”；说
某人做事情拖拖拉拉，会说“这
个人做事情太摸（拖拉）了，老
虎赶来他还要看下公的母
的”……

那一年，我还
在燃料公司上班。
有一次接到一个电

话：“请问某科长在吗”，“不好
意思，他不在歪——”，“那他什
么时候回来啊？”，“那我不晓得
歪——”。一旁的同事说我的
华埠话真好听，特别是后面的
那个“歪”字，有着戏曲的腔调，
像幽深的弄堂一样绵长曲折。
既没有“他不在”“不晓得”那种
生硬冷漠的语气，又有当事人
不在的遗憾和爱莫能助的愧
疚。

我是地地道道的华埠人，
华埠话就像娘胎里带来的胎记
渗透到了骨子里，虽然经过几
十年风雨的洗礼，仍然改变不
了语音的底蕴。也难怪，每当
我在一些场合“熟练”地操起普
通话时，立马就会有人问起：

“你是华埠人吧？”那神情，由不

得我不马上点头承认。
外地来华埠作客的朋友或

者来华埠经商的人，都说华埠
话跟普通话差不多，而华埠话
的易懂是有道理的。

据《华埠镇志》的注释，华
埠自宋以来，就是浙、晥、赣三
省七县水陆重要的交通枢纽，
素有“钱江源头第一埠”的美
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自
然环境，吸引了众多外省、外县
的人来此经商和营生，一度被
冠以“小上海”之美称。据统
计，华埠镇居民就有来自 19省
159县 187个姓氏的人。方言
不仅有徽语、赣语，也有衢州
话、严州话、闽南话、金华话和
新安江话等。

这些人，从各个不同的时
期、各个不同的地方、带着各自
家乡的方言聚集在华埠，大家相
互间需要交往，需要沟通。经商

贸易和生产生活的需要，迫使他
们不得不互相学习、渗透、改造、
借鉴、融通。于是，随着历史的
推移，自然而然地演变并形成今
天这种具有地方特色、各方区域
都能听懂、接受、理解和运用的
方言——华埠话。

记得我读书的时候，同学
之间交流的都是华埠话，偶尔
有一两个同学说普通话，也是
转学来的，课堂上虽然都是普
通话，也很少有人因为字音讲
得不准或讲错，而去追究或帮
助更正。因为老师基本上也是
属于“半桶水”。到了我儿子女
儿这一代，在家里或学校课堂
上，都是以普通话交流了，华埠
话倒成了陌生的语言。虽然我
的儿女都是土生土长的华埠
人，但从他们嘴里吐出来的华
埠话就像断了腿一样，软踏踏
的，很多俏皮话都不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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